
我的故事 ~ 4. 地地道道的中国人
“我拿着澳洲护照已经十八年了，却从来没把自己当成过澳洲人。

”

我的老家在云南曲靖，属于云南滇东。我在中国的时候，曲靖一度管辖着13个县。云

南西部少数民族众多，滇东只有彝族、苗族等几个少数民族。在我们云南，有一位著

名的少数民族舞蹈家叫杨丽萍，她的孔雀舞让世人称赞不绝。我也是学中国民族舞蹈

出身，多年来的职业也一直和舞蹈有关。

我来到澳洲的经历非常特别，一家人旅游着就过来了。1996年的时候，我和我先生还

有大儿子都住在非洲，一起来澳大利亚旅游。我们从约翰尼斯堡过来，第一站就到了

珀斯。达到珀斯的第一天，我们跟出租车司机说要到城里找个地方住，他就把我们带

到城里的假日酒店。每天早上我先生很早就起来吃早餐，我大儿子就在一边翻书看，

翻着翻着，忽然说：“哎，这里有办移民的，我们要不要移民来澳洲住？”我考虑了

下说：“问问看吧。”然后我先生就打电话给移民公司。接电话的是一个白人老太太，

她人很好，马上就开车到我们住的酒店，然后带我们去国王公园，再去天鹅湖边看黑

天鹅，沿着那个湖边兜了一圈。当时我的感受就是：哇，这个小城市居然那么漂亮！

那时候的珀斯真的很小又很安静，几乎没有什么中国人。我就问这位老太太有没有唐

人街，她说没有，附近只有几个越南人开的店，还没有大陆人开的店。

我一下子喜欢上了珀斯这座安静的小城，于是就对先生说：“我们移民吧！”我先生

也很赞同，就跟那个太太签了合同。回去以后，我们给她寄了差不多一万美金，然后

绕了一圈就回非洲了。可是一回到非洲我们马上就后悔了，心想：哎呀，去澳洲干什

么呀，没亲戚又没朋友⋯⋯而且我发现我又怀孕了，怀了我的小儿子，就更加不想去

了。于是我先生打电话给那个老太太说不移民了，她答复道不来澳洲可以，但因为合

约已签好，她收的钱只能退给我们百分之几十，剩下的她要全部扣除。无奈之余，我

先生只好让她继续办理。那个时候办理移民手续非常快，大概两个月之后她就写信给

我们说办好了，叫我们赶紧过去。我的母亲一直和我住在一起，我就让我的母亲和大

儿子先过来澳洲，我在非洲把小儿子生下之后，也跟了过来。

在珀斯住下之后，就觉得此地美丽又干净。我喜欢安静，喜欢那种乡村一样的感觉，

安安静静没多少人。我之前其实也去过不少地方，例如悉尼、墨尔本，还有伦敦。我

觉得很奇怪，我就喜欢珀斯，因为不管你在哪里，当地人都非常友好。给我印象最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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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就是那个办移民的老太太。真的是第一次见面，她就很热情，给我们安排所有的东

西，然后带我们去游玩。我儿子来了以后，她还给我儿子安排读书。我母亲不懂英文，

她就给我母亲找了一个在这边开餐馆的香港人帮我母亲做翻译。我母亲走路去买菜时，

很多当地人也很热情地过来问她要去哪里，然后把她送过去。于是我心里默念着：这

里真好！

不过，刚开始生活的时候我也还是遇到了不少困难。最主要的就是语言不通，特别是

生活中的琐碎语言。我在非洲四年，并没有去学外语。到了珀斯之后，即使是去华人

店，他们要么讲英语要么就讲广东话。为此我都哭了，我打电话给中国那些同学诉苦，

我说我现在无法和外界沟通，我不但要学英语还要学广东话。直到现在，我广东话还

是不会，只会听一点点。

在珀斯住了好一阵子之后，因为不用工作，我开始在家里闲得有些难受。我之前也没

有太多的工作经历，只教过跳舞。那时的珀斯只有三所中文学校，都是属于中华会馆

的。我就到中华会馆去，想找一份在中文学校教舞蹈的工作。但当时那些学校都不需

要人，我后来问了几个熟人，包括我儿子就读的台湾人开的学校，也都不需要舞蹈老

师。我只好作罢。一直到1997年香港回归中国的时候，当地华人要在街上搞游行。不

知道听谁说了我会跳舞，当时负责搞游行的人就打电话给我叫我去演出。阔别舞台那

么久，有人邀请我跳舞自然很高兴，不过那个演出就是在大街上搭一个台子，没有乐

队伴奏，也没有灯光和舞台，连音乐的卡带也没有。所有东西都要自己准备——这一

度让我很困惑，包括后来有一次在西澳大学演出，叫我跳独舞、音乐、服装也都是要

我自己准备。我只好打电话给我中国的同学，叫他们快递了一件孔雀服过来。

演出了几次之后，中华会馆就来找我了，他们会馆有一个舞蹈团想请我当老师，我欣

然答应。接着我就按照自己的要求，让舞蹈团的学生每个星期学习两个小时，一个小

时练基本功，另一个小时学舞蹈。起先他们的经理不同意，说他们跳了十几年的舞，

从来不练功。我说不练功跳什么舞啊，一定要练，基本功一定要有。他们只好同意了。

但是没想到，第一次练习开始之后，就出问题了——因为我的严格。

我在非洲是教苏联儿童舞蹈的，我对他们一向非常严格，练习时必须按芭蕾舞的形体

来练，但是中华会馆舞蹈团的学生们表示无法接受。我还记得有一个学生的妈妈打电

话给我说：“老师，你不能像这样教，他们的身体会很痛的，你不能用中国的那种教

育方法来教育这里的孩子。”但我依旧坚持说，如果他们不练基本功，我就不教了。

经过慢慢磨合，最后他们还是接受了每周练一个小时的基本功。就这样，从1997年开

始到现在，我在中华会馆教舞蹈教了整整十七年。

我在这边做的所有事都是跟舞蹈有关的。有时候想想，如果不出国，我在中国可能就

是舞台编导了，我的同学们现在都是在中国的歌舞团当编导什么的。不过我也没有后



悔，在这里教舞蹈也有很多丰富的经历。其中印象最深的是2008年的时候，我应邀去

圣诞岛的一个中文学校教跳舞，他们要搞一个很大的庆典，是澳洲认同该岛五十周年

的大庆。我在圣诞岛呆了两个星期，那是一个很小很小的岛，但是很漂亮。学校的老

师基本都是文莱或者马来西亚的华人，还有位老师是中国政府派去的志愿者，在那边

支教两年中文。我当时一下子觉得很感动，在那种偏僻的地方传播中国文化，且不计

较任何报酬，我被同胞的这种精神深深打动。我在那里跳了两只独舞，并给学生们编

了一些舞蹈，五十周年大庆搞得热热闹闹。

不知不觉，我来澳洲居住已经十八年了。随着中国实力的不断加强，中国越来越多地

被世人了解，对此，我是深有体会的。可以说，我是这一变化的见证人。记得刚来珀

斯的时候，街上都没有多少中国人，也没人讲中文。虽然看到一些华人面孔，但是他

们只说广东话。我不管走到哪里，人们都问我是不是日本人，要不然就问我是不是台

湾来的。我回答说：“不是，我是中国大陆来的。”他们都不相信，说：“不可能，

中国大陆的人怎么可能会来这里。”我说：“中国大陆的人为什么不能来呢？”然后

就费很多口舌去跟他们讲，中国不是他们想象中的那样。可是很多当地人，因为从来

没去过中国，都以为中国就是很贫穷、很落后的国家，然后女人都是裹着小脚走路的。

这一度让我很气愤也很无语，我只能回应说：“天，那都是几十年甚至一百年以前的

事了！你们为什么不自己去中国看看现在的中国是什么样子呢？”如今就真的大不一

样了，你跟这些当地人交流的时候，他们都会提到北京、上海是大都市，真的好漂亮，

因为很多人都去过了。包括我们家邻居也会拉着我说中国怎么漂亮，吃的东西怎么好。

这让我很欣慰，我觉得这几年最大的变化，就是去过中国的澳洲人越来越多了，中国

人来澳洲的也越来越多了，这加深了澳洲人对中国的了解和认知。无疑，这种变化跟

中国国力的增强有很大关系，中国在国际上的地位提升了是毋庸置疑的事实。我现在

走出去，到处都可以遇到讲中文的人。  这种感觉让我一下子有些恍惚，好像回到中国

了一样。

除了当地社会对中国认识的变化，我自己这十几年来也有了不少变化。除了在中华会

馆教舞蹈，我自己也有了一所舞蹈学校。这个学校是我自己筹资建立的，不过我并不

靠这个生活，这只是我的一种业余爱好，主要是让几个搞艺术的朋友们可以聚在一起。

我一直跟几个从中国来的搞艺术的朋友说，我们应该有一个自己的剧场，这样演出起

来就比较方便，去租人家的场地会很贵。至于未来的打算，我就想搞一个正规一点，

像样一点的，我们华人自己的歌舞团，把喜欢唱歌的、玩乐器的、跳舞的朋友们凑在

一起。我想这个问题想了很长时间，也跟几位唱歌的朋友探讨过。要自己出资建立起

来并不容易。每次谈到这些，我就会觉得在中国搞艺术和在澳洲是两码事。在中国你

要有什么构想出来了，马上写出来，给政府一交，政府就会批出钱来给你弄。在这里

得自己去拉赞助，没有赞助，一分钱也没有。

有人问过我说：在澳大利亚生存难吗？我觉得，只要你愿意，就一定可以生存。就拿



我的学生来说，干各种工作的都有，当护士的，  当医生的，当律师的，还有做清洁工

的，开餐馆的，做美容的，只要你愿意，找一份工作，或者学一份专业，都能在这边

生存下来。我现在有一个学生，90后，也是从中国大陆过来的，他是学矿业的，但是

他不愿意去矿上做工，因为他觉得那样太苦了，于是现在他就在Carousel的Myer卖资

生堂的护肤品，还在Casino的餐馆打两天工。我问他说这样可以吗？他说挺好的，得

到的工资挺高。他就这样在澳洲生存了下来。

除了工作，在与人交流方面，我觉得在这里生存也不难。我一直就是觉得澳洲本身就

是一个多元文化的国家，它本不属于任何国家，最早是当地土著人的。拿我自己来说，

我一般跟商界或者政界没有多少交流，只跟舞蹈家协会这些搞艺术的有往来。舞蹈家

协会经常有演出，澳洲多元文化部给了他们一笔研究经费，这个演出就相当于一个文

化课题。例如有一次演出，编导找了几个不同国家的人，一个非洲的、一个英国的、

一个西班牙的，还有一个我记不得是哪里的，把不同国家、不同文化背景、讲不同语

言的人结合在一起，作为一种文化的串通。还有我曾经在2008年代表中国编了一出舞

台剧，也是用舞蹈来表现文化的串通。在这些演出过程中，我从来没有感到过歧视或

者交流不畅。

还有人问我：你在澳洲生活了这么多年，你觉得自己现在是中国人还是澳洲人？我想

这个问题的答案很明确：我还是地地道道的中国人！这或许跟文化有关系，我在中国

学的就是中国民族舞蹈，对中国的民族文化了解比较多，我一直觉得我从骨子里边还

是中国人。所以不管我是去外边旅游还是做别的什么，我都说我是中国人，从来不会

说我是澳洲人。包括我去参加澳洲各种演出，虽然我是西澳舞蹈家协会的会员，但我

都是以中国人的身份去参加。每年澳大利亚国庆节和多元文化演出，我也都是代表中

国这一块。我有时候也觉得真是很奇怪，毕竟我拿着澳洲护照已经十八年了，却从来

没把自己当成过澳洲人。

有时候想想，我会觉得我们这些移民的人其实也有些可怜，都不知道自己到底是属于

哪里的。或者换句话说，等老了以后到底是留在这儿还是回中国？有些人说老了肯定

要回中国，中国怎么都方便。但也有些人说，可能两边呆呆吧。在归属这种问题上，

我从来没有把澳大利亚当成我的家，没有想过老了以后会留在这里。但是如果真的要

回去中国，我觉得也不太可能，因为我在中国没有房子，没有房子就没有家的那种感

觉。我可以住在我哥那里，尽管他们对我都很好，但始终觉得那不是自己的家，然后

还有其他很多东西也好像因为脱离太久，已经融入不进去了。

如今，我的小儿子也上大学了。或许，我可能到处走走吧，环游世界，在能走的时候。

我有时候跟我的学生说，我现在年纪大了，如果我像他们这么年轻，一定会去周游世

界。在世界各地的街头一边跳中国舞挣费用，一边把整个世界好好游历一圈。


